
















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极盛 , 宋代福建寺院不仅数量多 , 而
且规模大 , 拥有相当多的寺田 , 寺院经济繁荣 , 甚至到明
代福建学者蔡清还惊呼“天下僧田之多 ,福建为最” 。明人




讲 、教之类 , 各寺院有自己的职责 , 不许超出其职责范围;
严格试经度僧制度 , 禁止私度;对寺院的田产也作规定
等。整顿 、归并寺院对福建佛教发展影响颇大:如福清县
在明洪武年间尚有 100多所寺院 , 其中 48所被并入黄檗
寺 , 77所并入报慈寺 , 26所并入灵石寺③。这种归并的用意在于使佛教寺院“使之自废” ,极大
地影响了福建佛教的发展。加上倭寇横行和清政府实行迁界政策 ,许多寺院成为一片荒地 ,如
安海龙山寺“顺治辛丑(1661年)迁界 ,滨海梵宫 ,悉为灰烬 ,龙山寺岿然独存”
④
。这种情况下 ,




利用佛教对新传入的天主教 (1549年由搭乘葡萄牙贸易船的传教士传入 , 以后随着日本与葡
萄牙贸易事业的发展 , 天主教也日渐传入到内地)⑤进行禁止和镇压。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
籍的“宗旨人别帐” ,负责对周围居民的姓名 、年龄 、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;检察居民的结婚 、
生死 、旅行等情况;负责信徒的丧葬 、礼仪 、收藏骨灰;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等 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幕府政治时期 , 武士阶级作为重要的社会一员登上历史舞台 , 并逐步掌握了政权 , 在日本
历史上出现了以京都朝廷为代表的公家和以幕府将军为首领 、 武士为主体的私家对立 。随着
武士将军在政治上的胜利 ,旧有的以研究经典和祈祷法令为主的佛教(如天台宗 、真言宗)已不
能适应武士阶级的意识形态 。武士们驰驱失石之间 ,出入生死之门 ,无暇祈祷法令 、研读经文 ,
他们要求有一种简明易了 , 直接反映他们意志的宗教。而禅宗不立文字 , 以坐禅内观为主 , 超
绝一切感官 ,摆脱一切知识 ,既无可依据的经典 ,又无必须祈祷的对象 ,鼓吹在一棒一喝之下顿











是大福船 ,这种船船体狭长 ,吃水较深 ,适于破浪远航 。大福船的船舱采用传统的密封隔舱 ,即
使船体破损 , 也只能影响到部分船舱 , 安全性较高 , 而且它还以稳固出名 。民间私人造船规模





二 、 闽 僧 赴 日 概 况
与日本相反 , 明末清初我国东南沿海各省临济宗正处于中兴之际。明朝崇祯十年 (1637
年)隐元隆琦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,大振黄檗宗风 ,隐元盛名远播扶桑 。此时期 ,佛教在日本
华侨中已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, 其突出表现在长崎三福寺的建立 。最早建立的是兴福寺 , 建于
1623年;福济寺:俗称“漳州寺” , 1628由漳州籍船主倡建 ,由泉州籍僧人觉海为开山;崇福寺:
又称“福州寺” ,由福州籍船主倡建 ,建于 1629年 ,以福州僧人超然为开山 。由于这些寺院是日
本华侨为了自身的信仰的特殊需要而创建的 , 所以各寺庙的住持皆由各乡帮从国内原籍延聘
高僧充任 ,在这种情况下 ,闽僧大量东渡扶桑。兴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为使兴福寺真正成
为弘传佛教的道场 , 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下 , 再三致书隐元赴日弘法 , 隐元最终于顺治十一年
(1654年)率弟子 30余人冲破清军的包围 , 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从厦门起航东渡扶桑 , 于同年 7










三 、 闽 僧 对 日 本 文 化 的 影 响
1 、对日本佛教的影响
首先 ,闽籍高僧不仅宗教修养高深而学识深厚 ,他们宣讲经文 、著书立作 ,极大地促进黄檗
宗在日本的传播。
隐元:曾先后师从鉴源禅师 、密云和尚 、费隐和尚等高僧 ,并周游各地 ,历访明师 ,崇祯十年
(1637年)他继承福清黄檗山法席 ,其门下就学者如市。他到日本时已经 63岁高龄 ,但他在不
到一年的时间内道声就已传遍东西 , “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” ⑩。日本宽文元年
(1661年)在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 ,宽文三年(1663年)正月十五日他奉德川家纲将军旨意在万
福寺举行祝国开堂法会 , 各宗高僧相携赴会 , 其后隐元法师声名扬于诸宗之间 , 日本延宝元年
(1673年)圆寂。先后著有《弘戒法仪》 、《语录》 、《云涛集》等。他曾在日本摄津的普门寺出版了
《五灯岩统》一书 ,该书超越了明末清初的临济 、曹洞二派的对立抗争 ,理顺五家正宗 ,是阐述临
济正宗的禅宗史书之一 。
木庵性王舀:泉州晋江人 ,自幼出家 ,先后师从永觉和尚 、密云 、费隐 、隐元诸僧 ,在隐元东渡
后曾继承隐元法席 。他与即非如一同时被邀请到长崎 ,被称为“二甘露门” 。
高泉性淳攵:清朝福清县人 ,师从黄檗门下 ,宽文初年应隐元之召东渡日本 ,与龙溪等人交往
很深 。延宝三年(1675年)著《扶桑禅林僧宝传》五卷献上宫廷 ,逐渐在各宗之间享有盛誉 。高泉
曾在山城开创佛国寺 ,日本元禄五年(1692年)从佛国寺入黄檗山继承法席 ,被誉为“黄檗总中
兴之祖” 。著作有《扶桑僧宝传》、《续扶桑僧宝传》 、《东渡诸主传》 、《东国高僧传》 、《释门孝传》 、
《洗云集》等。
其次 ,广收门徒 ,为日本社会培养大量杰出僧侣。
闽籍僧人还致力于信徒的培养 , 他们的弟子中不少人是日本人 。隐元以无得为首的嗣法
弟子有 23人 ,其中龙溪 、独照 、独本三人是日本人 ,其余都是中国人 。木庵嗣法弟子有 40余人 ,
其中日本信徒铁牛 、慧极 、潮音是其门下三杰。宽文五年(1665年)他应铁牛 、慧极之邀 , 开三
戒坛场 ,登山受戒的达 5000余人。这些日本信徒中不乏杰出人物:木庵弟子潮音 , 名道海 , 肥
前人 , 宽文九年在上野的馆林开创广济寺庙 , 这是关东的第一个黄檗宗禅寺。潮音兼学神 、道 、
儒 ,著书丰富 , 有《坐禅论》 、《雾海南针》、《大成经破文答释编》等流传于世。木庵另一日本弟子
铁眼道光 , 他曾集资主持 《大藏经》 的雕印工作 , 以明万历年间的 《嘉兴藏》 为底本完成 , 共
6771卷 , 称为《铁眼版一切经》或《黄檗版大藏经》 , 印量大 , 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。高
泉性淳攵门徒中以了翁最有名 ,了翁名道觉 ,日本出羽人 ,自幼出家 ,隐元禅师东渡之际 ,他前往




很大 。黄檗山万福寺 、 长崎的福济寺 、崇福寺以及黄檗宗其他寺院亦都按照中国寺院式样兴
造 ,诸堂的位置 、拱门 、圆窗 、 字形的高栏 ,这些与日本寺院的结构完全不同 ,高大的匾额和对




等 ,黄檗寺的弥勒 、观音 、韦驮 、十八罗汉 、达摩等像 ,崇福寺十八罗汉像都出自泉州安平镇人范
道生之手 。崇福寺的三门甚至是在国内雕造加工好后运往日本的。这些寺院的兴造给日本人
耳目一新的感觉 , 1659年隐元在宇治领地建的万福寺极尽典雅 、清淡之趣 , 意态浓厚 , 同日本
原有佛寺日沦卑俗的风致相比 ,日本人“一时惊其美好 ,竞相仿效成风”  1。正如日本学者迁善




2 、对日本绘画艺术 、医学 、社会生活的影响
黄檗僧人陆续赴日 , 携带来不少国内各名家书画 , 黄檗诸僧中能描擅绘的不乏其人 , 如木
庵擅书画 ,所写大字尤佳 ,雄浑遒劲 ,而其所绘水墨画天真雅趣 ,现仍有不少保存在万福寺和长
崎等地。即非如一则以擅长草书而出名 ,人称“草圣” 。独湛性莹善画松竹梅 ,心越禅师则以篆
书著名。于是中国绘画艺术大为流传 ,对日本南画派的形成起了先驱作用。隐元东渡时所携带
的费隐通容的画像 ,人物面部描绘细腻 ,以线条勾勒为主 ,略加渲染 ,此后日本各名画家为黄檗
宗住持和尚画像均按照此格式绘制 , 可见其影响之大 。在医学上 , 黄檗寺的独立性易精于医
术 ,尤其擅长于痘科 ,日本种痘的医术即由他传入
 13
。此外 ,崇福寺的化林性英 、心越 、澄一等也
通晓医术 。在日常生活方面 , 闽僧的影响也不小 , 隐元师徒在日常饮食上沿袭中国的习惯 , 他
们制作的唐式食品如馒头 、 豆腐等渐为日本人民所接受 , 并美其名曰 “隐元豆腐” 、 “黄檗馒
头” 。据传 ,隐元东渡时曾把福建的莲子 、福清的四季豆传入日本 ,在日本被称为“隐元莲” 、“隐
元豆” 。从这些命名中可见黄檗僧人在日本的影响之大 , 无怪乎日本人在隐元禅师圆寂后以
“西来即粟振雄风 ,檗山幻出不宰功”来追悼 。
可见 ,明清时期闽籍僧人东渡扶桑不仅是佛法的传播 ,更是继唐代鉴真东渡后中日间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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